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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尖觅迹》再版
文化随笔《笔尖觅迹》今夏再版，同时推出

电子书。人类学博士、西南大学美术学院博士
生导师邱正伦教授倾情作序并题写书名。

这是一部记录、描写、礼赞抗疫英雄，书写
时代新篇的纪实作品。全书分为：翰墨礼赞、榜

样力量、刀笔诗画、媒体助力、艺文述评、佳
作赏析等6个栏目,15万余字,书画、篆刻、
摄影等作品80余帧，力争文图并茂。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我市文化学人
朱渝生、章权、范忠民联手策划，用文艺作品
鼓舞斗志，助力全民抗疫。他们用手中之笔
撰写、编辑、出版了这本独具特色的抗疫随
笔。如今，《笔尖觅迹》三次修改再版，谱写
新时代抗疫精神绚丽华章。 （静思）

重庆晨报2023年全新改版，推出文史副
刊，内容以重庆本土为主，刊载历史人物、今
古故事、史料秘闻、考古发现、神话传说、市
井谈资等人文地理纪实类稿件，欢迎赐稿。
来稿时请注明通讯地址、真实姓名、作者单
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提供银
行卡开户行、银行联行号等。

文史类投稿邮箱：cqcb2023@sina.com
故事类投稿邮箱：cqcbgsh@126.com

晨报文史副刊
征稿启事

书讯

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些美食，它们一点不高大
上，地点也不在闹市区，却是老百姓烟火生活中的一
丝暖意、一丝牵挂。

我们单位楼下油煎饼便是这样的美食。这个饼
摊是流动的，早上在一个路口卖，下午则在另一个路
口卖，每天准时出现，只卖两三个小时。饼好吃，又
价廉，生意一直很好。

一辆小小的三轮货车就是他们临时的店铺。雨
天或炎炎夏日，摊子上就撑起一把大大的太阳伞。
卖饼的老板姓犹，中等身材，胖胖的，慈眉善目，一笑
起来眼睛就眯起，很好接近，跟他聊天，不仅不会感
到尴尬，还特别有趣。老公做饼，老婆卖饼，几乎每
天下午都能看见他们忙碌的身影。饼的种类很多，
有菜饼、肉饼、糯米饼、葱油薄饼等。小摊的生意不
错，随时都有人在等候，微信一扫，等着出饼，少则三
四人，多则十几人，有的顾客一次买十几个，等了一
锅，还等下一锅。

大人付了钱，小孩眼巴巴地望着锅里的饼，口水
吞了又吞。一些赶着回家的上班族，为了吃他家的
饼，在一旁等得心焦，实在等不及了，边走边说“明天
再来买”。

老板是个热情豪爽的人，一边忙手上的活，一边
说：“不着急不着急，这锅是肉饼，下一锅就是菜饼
了，要吃薄饼的人就等一下，快得很，快得很……”老
板嗓门粗，话多，风风火火。旁边的老板娘白白胖
胖，也是慈眉善目，手肉嘟嘟的，性格腼腆，话很少。

面板、油锅、铁架子三个工作台，夫妻俩配合得
天衣无缝，操作游刃有余，又快又准。老板负责揉
面、压饼、放饼，老板娘负责翻饼、起饼、卖饼。老板
动作麻利，一直闲不下来，他揉好面团，揪下一团，按
一个小窝，放上肉糜、白菜或者糯米，压平，然后继续
下一个。工作台上，按压好的饼，一排排等着下锅。
一口圆圆的大锅里，油煎着饼，嗞嗞作响，香气顿时
散发开来。妻子时不时地翻饼，看成色差不多了，便
夹起来放在架子上滴油降温。这边饼一出锅，那边
老板就放生饼进来，如此循环。

顾客有付现金的，有扫微信的，付了钱等饼。老
板娘把饼装在纸袋里，递给顾客，不说话，脸上笑眯眯
的。旁边的铁架子用来盛放煎好的饼，但经常是空

的，煎好就卖光了，能够到摊就
买到饼，那确实是撞运气了。

见饼摊生意好，去年，30
米外也开了一家饼摊，卖一样
的煎饼。刚开始，偶尔还能吸
引一些不愿意久等的顾客。
有一次，我见时间来不及了，也
去新摊买了一个，饼的外观差不
多，但吃在嘴里，才感觉味道不对。
很快，新开的饼摊就没生意了，三个月
后，新开的饼摊消失了。

隔三岔五，我就馋这饼。实在是好吃，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新鲜的食材，炉火纯青
的手艺，从唇齿间品味出来，味蕾得到极大满
足。看他们做饼，也是一种享受。人不太多的时
候，我喜欢和老板闲聊几句，老板豪爽又幽默。

闲聊中得知，他们来自农村，来城里卖饼差不
多20年了。靠着这个手艺，他们在城里买了房，安
了家。虽然生意一直很好，但也确实辛苦。他们
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要起床，准备做饼的食材、
清洁工具。早上6点多开始出摊，每天早上有几
个单位食堂固定要订购百来个饼，然后市民开始
陆陆续续来买饼了，最多时一天可以卖400个
饼。

市井小巷，聚拢来是烟火，摊开来是人间。
一池一城，繁华的背后，是不可缺少的市井生
活和柴米油盐的角落，泛着人间烟火气的小摊
小铺，藏着这个城市里最简单的幸福。

（作者单位：重庆万盛经开区文旅局）

眼袋深重的韩大哥，缓缓推着刘老头
的遗体送往医院太平间。每一步都走得
很沉，仿佛腿肚子里灌了铅。

刘老头爱抽烟，病发时已是肺癌晚
期。刘老头生前最后的遗愿依然是想抽
支烟……

今年58岁的韩大哥，是从乡下来医
院的护工，他做这个职业已11个年头
了，刘老头是他在医院永别的第17个病
人。刘老头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广州成
家，女儿在天津生活，老伴儿三年前去世。

刘老头住院后，女儿从天津赶回，请了韩大
哥做护工，她对韩大哥说：“大哥，照料我爸爸

的事，拜托你了！”韩大哥就一句话：“这是我的
职业，你放心！”
刘老头也很信任韩大哥。在刘老头的最后日子

里，他给韩大哥诉说了自己的家世，甚至连自己有多少存款
也和盘托出。有一天，刘老头对韩大哥说，他要把存款分给韩大
哥一些。这话惊得韩大哥站起身团团转了几圈，不停摆手：“使不
得，使不得！”

一年前，韩大哥照料的一个老太太也是如此。老太太去世前
一天，把韩大哥拉到身边耳语，要分给韩大哥一些存款。韩大哥照
料老太太整整一年，瘫痪在床的老人完全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吃喝拉
撒全靠韩大哥伺候。

韩大哥体力好、脾气好，病人家属都慕名找他护理病人。这些年
来，韩大哥护理过不同的病人，他总结出不同的护理方法。病人的药
物、病人的吃食、病人的心事、病人的性格等，韩大哥都摸得清清楚楚，
护理得头头是道。比如，有的病人脾气暴躁，稍不如意就对护士和护
工乱发脾气。有一次，一个肝癌病人，突然抄起一个没吃完的饭盒朝
韩大哥劈头盖脸扔过去，饭粒汤水泼了一身。韩大哥没有生气，默默
去卫生间换了衣服，把身上洗干净。过后，韩大哥去病床前轻轻握住
那个病人的手安慰：“莫急哈，莫急，有啥事吩咐我一声就是。”一阵发
泄过后，他们事后抓住韩大哥的手，或大哭或道歉或悔恨。韩大哥
也从不往心里去，挂在他嘴上的一句话就是：“他们是病人，我咋跟
他们计较呢。”

有几个被韩大哥精心护理的病人，还享受到了韩大哥的临终
关怀，洗最后一次澡，剪最后一次指甲，请人到医院理最后一次
发。前年夏天，韩大哥护理的一个老干部，急切地想见一位当年
的老同事，韩大哥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了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同
事。两个老同事在病床前相见，老泪纵横，彼此抓住双手迟迟不
肯松开。

我认识韩大哥，是我爸爸78岁时。那年初夏，爸爸生了一
场大病，我请了韩大哥做护工。爸爸对韩大哥的护理很满意：

“比我儿子还要好哦！”
爸爸出院后，韩大哥还来了家里几次，他背来老家的新米，担来

老家的蔬菜瓜果。我心想：能认识韩大哥这样的朋友，真是幸运！
前年秋天，爸爸走了。韩大哥闻讯，赶来给爸爸送行，也是

他推着爸爸的遗体下了楼。我紧紧抱住韩大哥，全身颤抖。我
本有一个大哥的，他19岁那年就走了。韩大哥，你就来做我的
亲大哥吧！

（作者系重庆万州区作协会员）

尘埃
在大海，我是其中一滴水
在森林，我是任意一片叶
在大地，我是任意一株野草

我无力做光芒万丈的太阳
如果命运需要闪耀
那我选择做繁星中的一颗

其实我是一粒尘埃
空气中随处可见
你无法视而不见
也无法彻底扫除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万物生
白云天宫漫步，并不代表高贵
野草漫山疯长，并不代表低贱
芸芸众生都是阳光的孩子

蝌蚪蹬掉尾巴，蚯蚓地里游走
一条春藤蹑手蹑脚爬进秋天
它们都有生长的权利

你看绿叶衬红花，红花先于凋零
蝉在夏天叫得最欢，却最早空壳

大路万千条，不要挡住飞奔的马儿
时间亿万年，任你消磨
世间万物的呼吸和体温，在空中交融

真的，不必太在意自己的行李
不必太在意自己的声带
也不必太在意自己的离开

重庆人民大礼堂前的广场上，一位个子不高的老人
背着一瓶水，用一支特殊的大笔在地上书写唐诗宋词、
名人佳句，真草隶篆，书法功底不俗。老人叫张兴淦，是
重庆动物园宣传组的美工，也是我的同事。30多年来，
单位搞科普宣传，我画画，他和另外几位同事写字，我
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退休后，张兴淦便来此写字，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乐此不疲。别人叫他书法家，他总
是两手摇摇：“不是，不是，我就是一个锻炼身体的老
头。”在他带动下，一大批人都在广场上泼水为墨，书
写着平淡的日子，也形成了一种别样的景观。

我对张兴淦平和、平凡、平静的人生境界充满
敬意，称他为“大地书法家”。我经常悄悄站在他身
后，欣赏他大笔挥洒的人生状态，聆听围观者阵阵
喝彩声。我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个朋友而骄傲！

（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馆馆员）

地书
□武辉夏

夫妻煎饼
□宋六梅

护工韩大哥
□李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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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飞，就清空肠胃、杂念
只留下翅膀和羽毛
牵住风

想忘，就放弃呼吸
将昨夜撕成碎片
怀抱铁沉入湖底

想逃，就缝合伤口
抽掉身体的全部骨头
将自己摁进石头

想爱，就扑进熊熊火山
不留一丝灰烬

能懂的诗

畅想曲（外二首）
□殷贤华


